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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工夫論的再度復活 
 

結束在社區大學的公開講學，敝人除繼續在大華技術學院任教，教授「中國

文化史」與「歷史導論」的課程外，並開始在自家設立「盤古講堂」，展開更具

體落實儒家思想的講學。在大華技術學院與盤古講堂的講學，很意外串聯出敝人

生命的峰迴路轉，就是敝人開始真正收納入室弟子了。 

 

胡時瑋，就是敝人收納的首席弟子。會有這段因緣，來自敝人首度在大華技

術學院講學，就在他的班上開設「中國文化史」的課程。時瑋是個聰慧而很具有

膽量的年輕人，敝人當日上他們班的課，除講授關於中國文化的知識內容外，還

積極講授敝人對《大學》的獨特認識（後來收至《子曰大學》，見自著《生命的

學問：陳復心學書札》），時瑋聽過覺得甚有意思，不斷繼續向敝人請益，還積極

來社區大學上敝人開設的課程，最後則常至盤古講堂接受敝人的一對一錘鍊，我

們相約常態召開講會（這是宋明儒者共同探索心性的內觀型態，由王陽明在其辦

的稽山書院光大），針對他各種生命議題直指其癥結，一點一滴幫他洞見與消化



盲點，我們在攝論心性的過程裡，赤裸裸直條條的對話，氣象萬千，使他深摯覺

得自己需要更謙卑向敝人低頭，原本的老師稱謂已經無法承擔他對敝人的心情，

因為他在對敝人「問道」，只有讓敝人做他的「夫子」，纔能名實相符，因此果敢

提出要認真「拜師」的呈請，希望敝人能接納他，敝人很感動他的誠懇，立即允

其請「當下拜師」，經過不斷的錘煉與確認，終於對外召開「公開拜師」的認證

典禮，收納他做敝人第一位外王弟子，稱做「外王」，意即他宣誓要接受敝人嚴

格的書院教育，培育沈穩的心性，此生與敝人患難與共，拿光大心學做生命的職

志，要使儒家思想重新還魂於人間，敝人並贈他儒名「胡艮」（儒名意指立志終

身做儒者的名字）與學名「時偉」（學名意指向敝人學習稱謂與期勉的名字）做

紀念，時在民國九十一年（西元二００二年）八月十八日。 

時偉常帶自己的朋友來見敝人，其中他的同學葉振聲，則因他的引見而變做

敝人的第二位弟子。振聲是個心思細膩做事很精確的年輕人，他跟著時偉來參與

敝人的講會，敝人曾在講會裡拿蠟燭點火，時而把燭火吹熄，時而再點燃，在燭

火的明滅裡點撥他開啟覺知，使他震動不已，立即呈請要「當下拜師」，敝人允

其請，並繼續錘鍊他的心性，而在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元宵節（當日全球正

好有一千三百萬人共同出來抗議英美兩國在對伊拉克做不義的戰爭），召開「公

開拜師」的典禮，認證做敝人的第二位外王弟子，贈其儒名「葉震」與學名「聲

人」做紀念。這兩位弟子的存在，推波助瀾使敝人得針對他們的精神狀態，綿密

教育其心學工夫論，幫忙他們復見本體，因此就有這本《心學工夫論》的著作產



生。引領人復見本體的門徑有太多種了，有時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見體機緣，其

工夫門徑各自不同。敝人剛開始藉由召開講會來引領他們去見體，後來則帶著他

們去靜坐，講會對他們提高兩個心性的視野都有很大的幫忙，而靜坐則對他們來

說僅能澄靜，卻不見得能復見本體，這使敝人意識出靜坐這種工夫看起來簡單，

裡面的門道卻極其纖細，剛開始涵養精神的人，如果沒有先提供綿密的工夫論（如

同地圖）給他們認清，則會顯得茫然不知所措，尤其時偉是個表面很理性的人，

常希望能「控制」住狀況，靜坐對他來說竟然會有困擾，就是他「管不住」自己

的念頭，意即他如果能澄靜，這是自己強大的意志壓制後的結果，這種死靜根本

無法復見本體，則靜坐就在白練工夫。 

 

因此，敝人開始寫書信給他們閱讀，每隔一陣子，就針對他們的瓶頸，坦白

討論背後的盲點在哪裡，敝人自己也跟著書寫而有突破，最關鍵的突破就是把工

夫區隔出觀念工夫與實踐工夫。 

 

敝人發覺，工夫不得不區隔出兩種型態。人說修心養性，到底在修養什麼東

西呢？就是修養我們的念頭。念頭常得正，則精神常保舒態，念頭有不正，即使

外在環境不起變化，內在心境卻在翻騰不已，而精神的翻騰，總會影響至外在環

境。因此，修心養性不只要注意自己的行徑，重點更該放在自己的念頭，有時念

頭偏邪，則立即拿正確的觀念來導引渡化，則立即就能安撫住自己，這就是觀念

工夫，譬如前面曾說當敝人在愛情陷進極大的孤寂與絕望，開始進而明白生命本



質上就是獨立的存在這個事實，慎重面對這個事實，每當自己的某種處境引發生

命的荒涼感（人有時會因某種處境的重疊而引發相同的情緒病徵），敝人就會自

然引發出「慎獨」這個觀念工夫，想起這個觀念工夫，敝人就會知道自己的寂寞

與淒冷算什麼？這裡面有著生命本質的事實（該過濾掉情緒的表象，把這個狀態

的本質給「還原」，這就是「獨立」，這是個中性的事實，如果帶著自我去詮釋這

個事實，就會轉出「孤立」的各種情緒，譬如前面指出的孤寂與絕望，或寂寞與

淒冷，或就是荒涼感），我如果認清這個事實，就能由事實裡面發出排解情緒的

能量，而使自己當下感覺豁然開朗的喜悅，這就已在復見本體了。觀念工夫能使

人直接復見本體，這種工夫主要在意識層面去動手，生念止念（前念為正念，後

念為邪念），譬如《中庸》反覆在講「誠意」，「誠意」就是個觀念工夫，這個觀

念工夫不是要人對人凡事都去說實話（這不是重點），而是要人去端正自己的意

念，看清自己究竟在想什麼，這是個生念止念的工夫。 

聲人個性常太過柔弱，敝人要他認真去「誠意」，就是認真去意識自己的意

識，他每當臨機遇事有猶豫不決的情事，就會接著去意識「誠意」，意識自己如

何會產生臨陣退縮的意識，誠懇去面對，再認真去做決策，這種工夫使他無法逃

避自己本體的責問，自然就會復見本體了。敝人閱讀《四書》，發覺裡面布滿工

夫論，然而《論語》裡面常見實踐工夫，跟觀念工夫有關的內容則較希見；《中

庸》與《大學》則完全是觀念工夫論的專著，前者的「中庸」本身（該書裡「中

和」與「致中和」都屬「中庸」異辭）就是個觀念工夫（當然，「中庸」更有本



體的意思），《中庸》第一章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這個「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就是本體，因此它超越喜怒哀樂而獨立

存在於精神，落實於肉身去發出喜怒哀樂，都能按其既有的軌道（禮）而呈現祥

和的狀態，由於本體與觀念工夫常只在毫米間，正確的觀念一引出，本體就出現

了，因此人只要意識「中庸」（觀念工夫，這個「中」屬動詞）就能「中庸」（本

體，這個「中」屬名詞），故而《中庸》第一章會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本」就是立基於

本體；「達道」就是本體的呈現，或許我們把有動詞意蘊的「中」放至「致」這

個字裡，如此給出的「致中和」就是個很清晰的觀念工夫。「致中和」的工夫做

實而得見本體，能安頓整個宇宙的秩序，而使萬物都獲得化育，這是對本體的能

量至大無窮的洞見。 

我們再舉《大學》的例證來說，《大學》經一章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個「止定靜安慮得」就是《大

學》裡說得最細緻而簡易的觀念工夫（其它如八條目則是最細緻而繁複的觀念工

夫，因為其把數個觀念工夫組合出一套新的觀念工夫），它是個悟取本體的具體

流程（敝人曾取名「心學六字真言」來戲稱），意指當你心煩意亂，你就把使你

心煩意亂的雜質由意識層面隔開（這就是「止」），你逐漸會沈穩在觀看裡（這就

是「定」），心靈逐漸變得乾淨無染，而能直取本體（這就是「靜」），此時本體會

使你產生安全溫暖的感覺（這就是「安」），你帶著這股能量，重新去檢視自己剛



剛會心煩意亂的原因與對象（這就是「慮」），順此產生細密相應的回答與領悟（這

就是「得」）。敝人常對《大學》能闡發出這「心學六字真言」深覺敬佩，這很清

晰在教人如何整治自己的念頭，使其因見體而復歸於正。再如《孟子》，孟子曾

說自己「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這個「不動心」則是個組合兩個觀念工

夫釀出的複合觀念工夫，哪兩個觀念工夫呢？《孟子‧公孫丑》上接著「不動心」

去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意指氣伴隨著

志而出，志統帥著氣，氣則是本體充滿在人身內的精神能量。他還說：「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意指專注於立志，則能帶引出大氣，反過來說，專注於

聚氣，則能帶引出大志，這段話並未跟前面意思相反（這是兩種並存的精神實態），

而更細緻指出「志」與「氣」會互相牽引彼此。 

因此，「不動心」就是合併「志壹」與「氣壹」（或更通俗說，替換做「立志」

與「聚氣」兩個異辭）這兩個觀念工夫，纔能出現新的「不動心」的觀念工夫，

使人面對名利權貨色的誘惑，能很坦然地因意識出「不動心」而自然而然不動心

（因有「立志」與「聚氣」這兩個工夫做觀念的地基），由此而看見其不動心的

最深存在，意即本體。再舉例來說，王陽明說的「致良知」就是個觀念工夫，他

晚年會認為這三字被自己領會而出，立即就能洞見全體，感覺很痛快，省卻學者

其他一堆繁複的見體工夫，正因其屬於觀念工夫纔能如此，而且，得要王陽明先

領會「知行合一」纔能領會出「致良知」，因前者主張的重點在「一」這個本體；

後者主張的重點在「致」這個觀念工夫的發作，得先領會出本體究竟是什麼，纔



能有能耐去闡發工夫來教人，如果顛倒其順序，我們就無法想像其如何能發生。

觀念工夫比較適合利根的人去演練，如果有人無法因觀念的引正而立刻復見本體，

就需要更大量的實踐工夫來輔佐。實踐工夫的類型就太多了，包括前面說的講會

與靜坐都是實踐工夫，王陽明說「事上磨練」則生活裡無處不可做實踐工夫。先

秦儒家最常教人的實踐工夫就是禮敬，對生活裡各種環節都充滿禮敬的情意，敝

人往日常不能體會禮敬有什麼深意，不過就是行禮如儀去操作些教條而已，後來

發覺沒有如此簡單，禮敬使得人與人在應對進退間保持秩序感，並在相互禮敬的

過程裡給予彼此轉圜的空間，不使人被逼得生命毫無喘息的餘地，我們現在的年

輕人正因已不懂禮敬，纔會如此容易引起衝突。 

孔子曾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論語‧顏淵》）這個「克己復禮」就是個實踐工夫，他指出人要由恢

復禮節的操演來克制雜念，只強調意態的真摯，卻沒有配合禮節的表現，人很容

易流於狂妄自大，而在失覺間掩沒本體。孔子相信人自身只要能做好「克己復禮」

的實踐工夫，就能有能量使天下人都跟著你看見與回歸本體。孔子說「克己復禮」

其實範圍甚廣，任何只要能呈現禮敬的動作都在落實「克己復禮」，譬如《論語‧

八佾》裡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表示

祭神就要把神就當做正就在這裡看著你祭祀般，如果沒有把生命感帶進來參與祭

祀的過程，這就如同沒有在祭祀，因為裡面沒有虔誠的心情。帶著虔誠的心情去

祭祀，去禮敬你的祖先或聖賢，或偉大的上天，這就是個實踐工夫（具體落實「克



己復禮」的狀態，祭祀只是「克己復禮」的意義具體化，彼此沒有觀念層次的差

異），它使你在不敢欺瞞神靈的狀態裡，去認真面對自己的生命，在純樸的意境

裡逐漸累積德性的能量，因此，曾子纔會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

語‧學而》）《中庸》則更點出祭祀這個實踐工夫其實更在落實「誠意」這個觀念

工夫，而使我們瞭解兩者結合能更易認識本體，其第十六章說：「鬼神之為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鬼神內蘊的德性很盛大，看都看不見它的形象，聽都聽

不見它的聲音，它相通於萬物不可欠缺的本體，天下的人齋戒清潔，穿著盛裝去

祭祀，就像是鬼神充滿在自己的左右面前，《詩經》說：「鬼神的降臨，人不可拿

理性去測度，如何能厭倦懈怠呢？」鬼神會在隱微的地帶去顯現其意旨，人只有

拿真實無妄的「誠意」去體會，而鬼神的意旨將不會再掩蔽。有時觀念工夫會有

無可把握的柄頭，透過實踐工夫的操作，更能幫人握實觀念工夫，這裡就是在指

透過祭祀來握實誠意，由此復見本體。而前面說《大學》有「止定靜安慮得」這

六個悟取心學的觀念工夫，如果能透過靜坐這種實踐工夫來操作其存想，則效益

會更明顯，這是敝人首度將靜坐賦與儒學的意蘊，教給弟子學習。敝人有時還會

將數個實踐工夫結合起來落實一個觀念工夫，譬如透過講會前會先向心學宗師陽

明子禮敬，講會時帶進靜坐，共同與弟子或相論或默會「誠意」，這就拿三個實



踐工夫來輔佐握實「誠意」這個觀念工夫。有時敝人會獨自面對陽明子的神位去

做單人講會，透過這個實踐工夫，敝人會接續去揣摩如「慎獨」、「中庸」與「自

明」（只要去意識生命其本質只有自己去清明自己，該意識就能自發導引人去觀

照本體）這些觀念工夫，而使敝人統攝在本體的籠罩裡涵養。實踐工夫好像都比

較偏向靜態的操作嗎？其實不見得，當王陽明提出「事上磨練」的實踐工夫時，

其實就已經打破實踐工夫的靜態性，把它推往無處不可操作的狀況，這就是帶著

做工夫意識去認真過生活。 

就工夫論的觀念認知來說，還有些較具爭議性的狀況，譬如《論語‧學而》

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後面曾子去「省身」的三個具體情境，只是他引用貼身靠己在關注

的生活實例，去完就「省身」這個思維狀態，重點就在「省身」這個思維狀態究

竟是個觀念工夫，還是個實踐工夫呢？如果「省身」這個觀念一在意識裡萌生，

就會產生直見本體的事實，如此它就會是個觀念工夫；如果我們需要透過檢索具

體的日常生活內容來觀照出省身，如此「省身」這個觀念就會是個實踐工夫。因

此「省身」究竟是觀念工夫還是實踐工夫，恐怕得由當事人的當時運思狀態來細

論。但，由於省身畢竟不是藉由身體外部的操作來完就觀念，而是純粹觀念內部

的操作來見本體，因此，即便把它當做實踐工夫，它也是個「觀念性的實踐工夫」，

而不是「實踐性的實踐工夫」。敝人這套工夫論雖然是自家體貼而來，然而如果

沒有宋明儒者（尤其是王陽明的《傳習錄》）已有做工夫的意識，敝人經此反覆



琢磨，恐怕亦無法蘊生這些觀念問世。工夫論的再度復活，實在是敝人針對當前

哲學領域深受西洋哲學的影響，拿語言架構出僵化的本體論而限死住本體，為展

開撥正的工作而釀出的自然發展，這使得敝人至此闡釋儒家經典都能相應而無不

貫通，並能自在落實於生活。如果由做工夫的意識來面對倫理，我們就不會對倫

理產生實踐的倦怠與懦弱，並因此而萌生痛苦的感覺，譬如說孝順父母，如果只

是由「盡義務」的心態來孝順，則決無法使父母心安於你的孝順，你更無法持續

去孝順，如果由做工夫的心態來孝順，則孝順就會變得自發而真實…… 

 

敝人不敢蔽藪自珍於家私，僅希望能光大儒家內聖真意，真使儒學還魂於人

間，尤其面對當前傳統儒家只能把持道德教條去消極維持倫理，而不能由做工夫

的意識去積極重整倫理，致使越講道德教條而倫理越見破碎，在悚然心驚與感慨

萬千的複雜嘆息裡，不得不呈上這套心學工夫論給世人參考。 

 
 


